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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一个分析框架

陈 波 陈立豪

摘 要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文化场景与文化空间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为

揭示该转型的内在机制及其对乡村振兴的文化路径影响，构建一个前瞻性分析框架至关重

要。该框架围绕乡村文化场景三个核心系统即群落系统、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展开。群落

系统是乡村生活的基本单元，对乡村社会进程具有显著影响力。地方群落系统孕育的社会

文化主体性，对县域现代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的作用日

益凸显。以徽州地区为例，乡村文化场景嬗变与行为组织形态之间展现出同构性，场景的营

建者和使用者成为变革的主体，嬗变主题围绕聚落日常生活和土地利用所构成的乡土风俗

与习惯，而嬗变成果则通过乡土行为模式得以体现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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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国家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2017年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乡村文化的发展已被纳入国家战略的关键议程。

继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村文化兴盛与乡风文明的重要性之后，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突出

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地位。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动“村超”“村BA”等群众性文体活

动，这不仅标志着对乡村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也反映了对农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响应。

乡村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其现代化对于国家整体进步至关重要。针对乡村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目的在于推动乡村全面现代化，让乡村摆脱对城市的从属并

实现自主发展［1］（P89-109，201）。在此背景下，乡村文化场景的不断演变不仅反映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

轨迹，而且成为其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本研究旨在建立一个分析框架，通过徽州地区的田野调查揭示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深层机制及外在表现，力图为乡村文化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持

和实践指导，以期推动乡村文化的持续繁荣。

一、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内在逻辑

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的迅猛扩张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乡村地区逐渐被推向边缘。这

个时期，城市研究的热度远远超过了乡村研究，导致乡村的相关知识生产逐渐被冷落。全球化和现代化

的冲击使得乡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遭受巨大冲击，乡村的空心化问题愈发严重。改革开放后，我国

城镇化建设速度不断提升，城乡界限趋向模糊，各种要素的流动更加频繁［2］（P128-146，232）。乡村旅游

等新型外来产业迅速发展，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复兴的重要力量。乡村地区成为文化创新和多元实践的

重要场所。在全球化与逆城市化的趋势下，乡村地区正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和实践领域。学界开始将

目光聚焦于乡村地区的演化重构［3］（P1272-1286）与可持续发展［4］（P2-10）等问题，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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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为乡村地区的振兴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

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遵循自下而上的路径，其演化模式根植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需求。依

托当地资源和群众期望，该嬗变过程塑造了一种新型复合空间，这一空间在提升社会凝聚力、创造力及

生活品质等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过程以社会生态网络的再造和价值共同体的凝聚与认同为内在

驱动力。

首先，保障种群繁衍的自然再生产是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基础。在氏族公社时期，乡村社区的居民

凭借共同的血缘地缘关系紧密相连，构成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为乡村居民提

供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也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维护作用演变为一种凝聚力

和向心力，推动乡村聚落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保持团结。

其次，地方符号的构建是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关键环节。在农耕文明时期，乡村社区逐步形成了以

农业生产为基础和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推动了乡村社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孕育了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在此过程中，乡村文化不仅表现为对自然界的敬畏和顺应，还逐渐发展出对

家族、乡土的深厚情感以及对传统习俗、信仰的坚守［5］（P45-57），这种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乡村社区提供了

内在动力。以宗祠为例，宗祠作为乡村社区的标志性建筑，既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乡村居民认同感

和归属感的象征。通过维护传承祭祀仪式等传统活动，乡村居民强化了彼此的联系和团结，形成紧密的

社会网络［6］（P206-221，8）。在这个过程中，以宗祠为代表的种群符号成为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

体，使得乡村文化场景在嬗变过程中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三，内外部要素流动是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内生动力。伴随现代化进程，我国乡村社会分工逐渐

细化，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多种产业并存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为乡村社区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资

源和动力［7］（P82-87），促进了乡村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乡村社区也更好地适应了外部环境的变化，保

持了活力和创新力。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区需不断调整和优化自身发展策略，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全

面协调发展。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是一个复杂多元的过程，各部分相互关联影响。通过自然再生产、地方符号构建

以及内外部要素的流动等多个方面的协同作用，乡村文化场景在嬗变过程中保持了连贯性和整体性。

这种连贯性和整体性有助于乡村文化场景更好地应对外部挑战和机遇，也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乡村文化

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本文旨在构建一个新的乡村文化场景嬗变解释框架，提出乡村舒适物特征体系，结

合实例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乡村文化场景生成机制与嬗变模式。

二、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框架构建

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乡村地区成为国家权力、市场资本和村民等行动主体策略施展的场

所，也是再演变发展的物质性母体，涉及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他者与本土的力量关系权衡。构建乡

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分析框架需整合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历史等关键维度。本文分析框架聚焦文化、

时间和空间的交互作用及其通过反馈机制对乡村文化场景多功能性的影响，包括弹性、追溯性和适应

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这种复杂性需要一个多层面的评价方法。这些特征是主客观并存的，是人们如

何感知、适应与改造周围环境的结果。

本研究从海德格尔的“栖居”（dwelling）概念出发，探讨乡村文化场景中生产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空

间格局与地方群体的依存关系［8］（P24-25），以及乡村行动主体如何利用庭院、宗祠等乡村舒适物来构建

场景意义和安全感。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是由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多元主体及治理系统的综合作用所

驱动，体现了一个渐进的“涵化”与“涌现”相融合的过程［9］（P74-85），涉及群落系统、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

的动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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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群落系统

乡村文化场景不局限于物质形态，还有无形的精神表征。它是环境与情感交融，实质与表现兼具的

综合体现。这个特殊体系源于个体和环境的协调定位以及彼此认同。有学者从人的基本需求角度解析

这一现象：个体在空间中通过感官获得“方向感”，再通过复杂的感知过程与空间环境建立情感上的“认

同感”，将空间转化为具有文化特色的场景。

尽管个人的环境认知基于个人经验、情感和认知水平，具有明显的个性，但通过“主体间性”这一概

念［10］（P10-18），个体的体验可以扩展到群体，成为公众和集体意识的共享。这种公共性体验并非完全基

于理性，而是充满情感和意义，形成了具有特定结构的范式。

乡村文化场景的变迁实则体现了社群逐步构建的历程。人类择居一处，进而与周边环境建立紧密

关联，方向感和归属感成为关键要素。人们需明确自身在空间中的定位，依据自身进行定位。各个文化

均具有独特的方位体系。如古代中国的四象代表四个方向，此类体系往往源于自然环境。一个宜人的

环境意象能赋予人们安全感［11］（P3）。认同感在塑造场景价值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传统乡村，

建筑形式、村落布局、生产方式及习俗均体现了对环境的深刻认同。方向感侧重于生理需求，而认同感

更多涉及人们对地域和文化的心理归属。通过这两种感知，人们能与环境和地域建立深层联系，将文化

场景从单一的物理空间转变为富含意义的交互场所。

（二） 价值系统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研究考察了特定人群对特定环境的个人体验及期望。相关研究通常从认识用户

对某一场景维度特征的一般性倾向开始：为什么它很重要？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关注背后的关键

因素以及个人感知场景的积极或消极特征。乡村文化场景价值结构遵循文化价值观模型［12］（P127-

139），将乡村文化场景视为一个由形式（自然特征、当代特征、人为特征、历史特征等）组成的生命体，关

系（社区感、故事、归属感、地方感等）和实践（生态过

程、历史过程、人类活动、历史事件等），随着时间的推

移，价值系统决定了乡村文化场景当下的特性和表达

方式（见图1）。

价值的概念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内在的普遍状态，

现在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源于时间和地点的文化背景

的社会结构。人们自身持有特定的价值观念，表达了

某些对象的自身价值［13］（P49-76）。乡村社会过去的

关系和实践影响了现在的关系和实践，塑造了人们感

知的场景特征。乡村文化场景的特征作为人地互动

关系的体现，构成了乡村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并促

进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凝聚。共同价值的

形成，进一步推动新的社会关系和群体认同的发展。

在此框架下，内部成员与外部参与者通过认同一套共

享的价值观和目标，实现利益的协调与融合，从而减

少利益冲突，实现共同价值观和目标内化。共同价值观是乡村文化场景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其复

原能力的体现。

（三） 符号系统

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强调主体经验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追求现象背后的符号价值意义。诺伯格·

舒尔茨从现象学角度理解乡村文化场景为“存在空间”［14］（P16-17，55），拉尔夫则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将其

归因于环境对历史体验的积累和呈现［15］（P46，55）。段义孚提出“感觉价值的中心”概念，强调人们对物

图1　乡村文化场景价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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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空间的主观建构性［16］（P3，27）。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思考人与空间、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内涵意

义，重点关注人与空间环境最有意义的结合点。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涉及物质空间和文化价值观两个层面，从时间维度追溯物质的变换及其与文化

价值观念相互影响的动态关联，强调空间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同人一样具有生命且其生命历程凝聚了

社会和历史的变迁［17］（P5-15）。因此，乡村文化场景可以被视为一个有意义的空间，涵盖了人与人、人与

物之间的各种情感关系，如认同、依赖和归属感等。它不仅承载着人们对物质空间的历史记忆和情感，

还体现了人们对物质空间的象征意义和价值表达。

在理解乡村文化场景的符号系统时，可以借鉴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以及表征性空间的理

论框架。这一符号系统涵盖了乡村话语、乡村表征、乡村日常生活等多个层面［18］（P23-37）。场景主体、

舒适物和活动等元素共同构成符号系统的激活机制，为参与者提供丰富的体验和感知。符号系统通过

与场景主体的互动、舒适物的利用以及活动的参与得到体现和强化，从而在体验者心中构建起“意象相

通”的感知。这一激活过程不仅促进了文化符号的可感性，同时增强了参与主体对乡村文化场景深层意

义的认知和共鸣。

三、文化嬗变视角下的乡村舒适物

乡村文化场景作为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反映，其维度和表征在时空变迁中持续演化。内生与外

向的社会关系互动在不同时空维度下推动了乡村文化场景的再生产。乡村舒适物在这一场景中展现了

多样性、包容性和建构性，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在静态或非流动的社会状态中，乡村舒适物反映

了特定地区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现象［19］（P1-22，226）。随着现代化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地理界

限被打破，新旧要素融合而形成了影响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新舒适物特性。

（一） 乡村舒适物的特性

乡村文化场景是乡村群落空间中的意义建构，与自然生态紧密相连。地理和生态的差异孕育了多

样的乡村群落，而农耕社会中的人文与生态关系构成了乡村群落演化的基础。中国的乡土特征，深植于

血缘和家族关系，为乡村群落奠定了底色。乡村文化场景的意义通过群落系统、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三

个维度展现。群落系统基于乡村共享的地理、社会和历史背景，为文化场景提供基础。价值系统通过认

同机制将文化价值观与村落现实相连接，形成文化感知和记忆，使乡村文化场景成为情感交流和意义分

享的空间。符号系统则渗透于生产、生活、休闲等方面，赋予文化场景以内涵。三个系统相互融合，构建

了多维的乡村文化场景模型，表现出嵌套和互动的结构性特征，受内在规律制约，展现出“异质同构”的

特质。

第一，以公共性为导向。乡村文化场景是由事物之间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地域性网络。人们置身

于自然或社会环境之中，总是会与各种各样的事物产生有形或无形的联系。在乡土背景下，公共性是舒

适物建构的时空背景和生成逻辑。场景要素的流动和个体间的互动不断推动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扩

展了其原有的文化和社会边界。这一嬗变过程蕴含着时间动力和空间轨迹［20］（P373-384）。乡村舒适物

在互动和发展、保持和改变中，根植着原有的地方特性，积累和构建新的地方内涵［21］（P271-287）。乡村

中的寺庙、祠堂、集市、水井、古树等舒适物，是村民们自由交谈、交换信息的场所，它们承载着村落的历

史文化脉络。这些地方以其意象性、易聚集性和互动性等特点，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和体验村落生活

和文化。

第二，以认同性为途径。认同性是相对时间内特定场景中形成的内在秩序，以舒适物为载体呈现出

来。认同性作为乡村文化场景内部组织秩序的基础和核心，推动着乡村舒适物自组织、自运转、自更新。

乡村文化场景包含了具有各种不同变异的特质，具有求同存异的能力。一个地区的舒适物在时间推移

下，构成要素与组合体系经历新旧交替与演变积累，形成独具特色且值得铭记的历史脉络。这些舒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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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中得以显现，并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成为认同性的体现。乡村舒适物呈现出的认同性是乡村文化

场景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和途径，也是场景特色化的基础。乡村舒适物中相关的文化要素、自然环境和社

会环境共同作用，形成认同性，它们在不同层面中相互作用，最终共同反馈于乡村文化场景嬗变。

第三，以日常性为核心。乡村舒适物可以视作乡土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特质的积淀与支撑。不同

于西方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乡村社会体系，我国乡村聚落发轫于农业文明与小农经济，具体表征为“礼俗

社会”［22］（P40-61），其行为主体是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维系的族群。族群成员有共同的价值观、利益

取向和生活目标，是一种相对同质的社会关系［23］（P87）。乡村文化场景及其舒适物的构成，总是与社会

活动、事件相联系。日常生活的生成主要涵盖循环性的活动更替、仪式感的行为路径和集体性的活动参

与。不同地域的人们生活方式各异，平原土壤肥沃地区的乡村居民生活节奏相对稳定，遵循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模式。但部分地区乡村百姓由于资源匮乏，他们不得不冒险生活或寻找其他生计。在乡村

这样的“熟人社会”中，人们依赖于安全感、认同感等群体中的情感因素。不管是必要的、自发的还是社

会性的活动［24］（P13），都离不开“大众参与”的介入。随着语境的变化，多样的生活方式、精神气质和价值

理念，共同构成乡村文化场景的日常内核。

（二） 乡村舒适物的构成

乡村舒适物是一综合性概念，超越物理形态，涉及环境与人的多变互动，包括自然元素、行为模式、

情感反应、集体意识及个人体验。作为地方意象的媒介，乡村舒适物既是实体存在，也是价值观念的载

体，其展现方式呈现“空间叙事”特征，融合了文化认同与地方感知。该体系强调个体在环境中的主体

性，构建了主观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本研究提出的乡村舒适物体系（见表1）为文化场景演变提供了一个

概念框架，将乡村文化场景的研究置于主客观交互的视角，深入探讨其特性、价值及互动机制。

在构建乡村舒适物时，物理与非物理要素融合，共同塑造乡村环境的和谐统一。物理要素，如自然

地理特征，为乡村生活奠定物质基础，提供稳定的生态环境，对乡村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自然景观如

山脉、河流和森林，不仅塑造居民的生活环境，也成为乡村文化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建筑聚落作

为舒适物的另一关键要素，反映居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智慧。这些建筑通常采用与环境相协调的

土木结构，既满足了生活需求，又体现了乡村的历史特色。

非物理要素作为乡村场景舒适物体系中的动态元素，为乡村文化场景嬗变注入内生动力。非物理

要素主要涵盖了乡村文化场景的各类实践活动和行为模式，如农耕文化、节庆活动、民俗习惯等。它们

在乡村文化传承利用与场景特征构建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延续着乡村的历史文脉。

在乡村舒适物的构成中，物理要素与非物理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物质形

态的乡村舒适物承载着非物质要素的文化内涵，使得乡村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非物质要素通过形塑

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行为模式，对物质要素产生影响。

表1　乡村舒适物构成及其示例

一级维度

公共性

认同性

日常性

二级维度

易聚集的区位节点

公众性的活动参与

可互动的空间功能

可想象的集体记忆

可意象的空间节点

可感知的美好事物

规律性的活动演替

仪式性的行为途径

现代性的生活方式

承载舒适物（物质要素）

街巷、村头、道路等

村委会等

活动中心、文化站点等

古井、磨坊、古树等

山川、河流、牌坊等

风景名胜、绿色植被等

集市、农田等

宗祠、祖坟等

农家乐、民宿、酒店等

承载舒适物（非物质要素）

闲聊、下棋、广场舞等

村晚、集体选举等

电影放映、打牌等

地方信仰、传说等

河边洗衣、儿时嬉戏等

赏花、踏春、观星等

双抢、春种秋收等

祭祀、庙会等

交易方式、服饰风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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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乡村舒适物的评价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评价的客体是乡村文化场景的构成要素——乡村舒适物。景观环境中的舒适物

要素与场所的互动，随着时间的演进，形成了具有张力的场景表征。舒适物层面的评价目标是对该要素

在不同阶段乡村文化场景中所具有价值，采用5分制李克特量表为度量尺度，对乡村舒适物及其特征表

达从“非常赞同”（5分）到“很不赞同”（1分）进行感知强度评分（见表2），赋分的高低取决于该要素在场

景特性中的重要性以及在场景发展过程中的价值积累。

从系统的角度看，场景的嬗变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动态性。当结构要素发生变化时，系统会发

生质变。在场景嬗变中，乡村舒适物包含的复杂表征关系是场景价值表达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文化特

征形成的关键。乡村舒适物对各方主体有深远影响，塑造着他们的传统、习俗、心理和行为。为了健康

延续并发挥功能，乡村舒适物需要具备合理稳定的系统结构，以塑造特色景观、满足主体需求，实现场景

的可持续发展和地方文化的传承。通过对结构层面的文脉关系的评估，优化文脉结构以保持场所结构

的稳定性和合理性，使其在景观塑造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实证分析

在乡村文化场景嬗变过程中，场景的秩序和特性与行为的组织形态具有同构关系：以乡村文化场景

的营建者和使用者为主体；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主题涵盖以聚落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和以土地利用为核

心的生产构成的各类乡土风俗和习惯；嬗变成果则通过乡土行为模式来体现。

（一） 案例区域选取

徽州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村落聚集地，不仅是国家关键的传统村落分布区域［25］（P157-162），也

是中国首批以传统村落为特色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该地区乡村聚落演化历史悠久，孕育了

独特的地方文化符号。鉴于其较早引入现代经济活动的背景，徽州地区的文化场景嬗变特征尤为显著，

展现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徽州乡村的变迁，为研究中国乡村文化场景嬗变、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开发提

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具有重要的案例价值。

本文所述徽州地区，特指文化意义上的徽州，即2008年设立、2019年经文旅部验收的徽州文化生态

保护区（见图2）。该保护区的行政范围涵盖中国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以及江西省婺源县。本研究选取

徽州地区作为案例，旨在深入分析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变化特征，以期获得全面客观的研究见解。

（二） 数据来源与调查方法

本文采取定量分析与质性分析的混合研究路径。

1. 配对样本T检验。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检验2012年与2022年乡村文化场景特征的时间

演变。T检验作为参数检验的一种，主要用于比较两组计量资料的均值，具有抽样误差小、效率高、所需

表2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评价体系

主维度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

一级子维度

公共性A1

认同性A2

日常性A3

二级子维度

聚集性B1

参与性B2

功能性B3

记忆性B4

象征性B5

审美性B6

规律性B7

仪式性B8

现代性B9

正向描述（1-5分，5分示例）

物理空间通达便利度高；邻里关系和谐、友好

休闲娱乐或公共活动丰富；鼓励主体积极参与

空间功能复合多样

风俗习惯保留；具有较高自我认同

村落布局具有本地特色；房屋装饰保留乡土气息

文化生态环境保护良好

保留传统生活节奏；真实的乡村氛围

丰富的传统节庆活动

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现代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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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相对较少等优点。我们所检验的假设

关注于配对变量均值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即差值变量的均值与零均值之间是否有

明显的区别。设差值变量为 i，其均值为 ī，样
本数量为 n，差值变量的标准差为F，差值变

量均值的标准差为Fī，配对样本T检验的 t值

计算公式如下：

t = ī - 0
F   ,  Fī = F

n
2.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参与式制图的方

式获取社区居民感知的空间信息，结合半结

构访谈与评分表获取被访者的真实想法。20

世纪 90年代，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到现有的量

化数据与技术手段难以使居民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力得到充分表达［26］（P58-69）。在技术反思的

推动下，PPGIS（Public Participation GIS）在社区规划相关研究中诞生。PPGIS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结合

参与式调查研究方法［27］（P1-9），弥补了POI、GIS等研究长期忽视人的主观活动的缺陷。PPGIS的研究领

域不断拓展，应用广泛，涉及地方价值变化［28］（P316-324）、生态服务［29］（P119-133）、保护区规划管理［30］

（P699-713）等。

在本研究中，卫星图像及POI等客观数据难以直观展示非物质要素舒适物的点位分布状况，而PP‐

GIS的交互调研方式能为信息补充提供有效手段。本文尝试将场景主体（当地居民、游客以及政府和景

区的管理人员）对舒适物感知评价结果应用于不同时间段（2012-2022年）的案例地区，探讨乡村文化场

景嬗变的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对乡村文化场景演变的模式与规律进行总结。

2023年9月到2024年1月之间，分三次对徽州地区主要传统村落（婺源篁岭村、江岭村，黟县西递、

宏村）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线上调研。预调研阶段主要是初步了解乡村的基本情况，走访当地主要景点与

民居、祠堂等舒适物，对当地村民、游客以及管理人员展开访谈并取得联系方式，以便后期开展线上调研

与线下回访。在调研过程中，重点关注调研对象对乡村文化场景特征及其演化的自我感知。共计收集

到28份评分表，5.87小时的访谈录音以及1658条舒适物数据。

（三） 徽州地区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特征分析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已成为新时代农业强国建设的核心，涵盖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和组织五大振兴领域，推动了乡村文化生态和文化场景的显著变化。以徽州地区为例，篁岭、江岭与宏

村、西递等地通过区域旅游合作，共同展示了耕读文化、田园风光和古代村落的独特魅力，巩固了其作为

旅游重镇的地位。本文对比分析了徽州地区2012年和2022年的乡村文化场景评价得分，系统分析徽州

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轨迹及其内含规律。

第一，公共性维度的功能演替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背景下尤为显著。在乡村文化振兴的框架下，徽州

地区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与开发。政府政策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促使这些村落获得国家级保护认定，得到了更广泛的专业认可。旅游开发的参与引入了新的动力，促进

了村落社会生态系统的开放性与经济流动性，推动了系统的转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转变为

旅游体验的一部分，为当地带来了经济与社会双重效益，为旅游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实现了文化

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进步。

2012-2022年间，随着徽州地区乡村文旅产业的迅猛发展，旅游餐饮、购物、住宿和服务用地的规模

持续扩大。这导致乡村聚落空间场景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土地利用模式转变为以

图2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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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消费为主导的多功能混合模式。例如，宏村在2000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经济和文化价值迅速

超越生产价值。经济流动推动了治理系统的变革，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转变为市场决定的资源配置

方式。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当地先后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并引入外部经营者和企业参与村落的开发

与运营。篁岭与江岭地区在开发中注重现代舒适物的建设，如完善索道、公路、游步道、游客中心等基础

设施，注入“晒秋”民俗文化等集体记忆与空间节点。同时，该地区通过开发原始耕地和梯田，种植观赏

性作物，并建立体验设施，进一步丰富游客游览体验。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村落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也

为当地居民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益和发展机遇。

徽州地区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注入了原生性资源和社区参与的动力。此外，历

史文化名村、名录及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等外部资源，为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现代

服务业和工商业的兴起，促进了徽州地区村落经济的多元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空间结构的开放和功

能转换以及劳动力的转移和旅游者的增加，提升了空间结构的开放度和心理文化的包容性，促进了社会

关系的和谐，乡村文化场景的参与性和功能性得到了显著增强。然而，徽州地区乡村文化的集聚性呈现

减弱趋势。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基于熟人关系和伦理道德的邻里互动，构成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这

种基于亲疏关系的交换和不等价原则的互惠，体现了乡村社会的人文关怀，强化了利益与伙伴关系的紧

密联系，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秩序。

随着乡村区域现代化转型，理性的市场经济思维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人情交往方式。利益关系以劳

务关系为主导，以金钱为衡量准则，以货币为主流的交换方式。这一趋势导致以土地为纽带的人际关系

逐渐被以产业为纽带的新型关系所替代。乡村邻里关系的紧密程度一定程度下滑，影响乡村社会结构

的稳定性。在乡村旅游产业繁荣的地区，当地居民身兼民宿经营者、写生活动接待方及特产店老板等多

重角色，面临着市场竞争的挑战。这种竞争机制对传统的伦理关系和人际信任模式产生了影响。为了

适应这种变化，乡村社区需创新方法来维护和加强邻里关系，以保持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在乡村文化场景嬗变过程中，文化认同和情感锚固是认同性维度的关键。乡村文化场景的价

值系统，历史上是村落自治和发展的基础，不仅包含生态内涵，还促进了村民间的互信与合作，为自然资

源的治理和社会文化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支撑。现代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

式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个体经济利益成为新的关注点。在这一背景下，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努

力正在形成新的认同点，这一变化主要是由居民自身推动的，体现了乡村文化场景价值系统的适应性和

弹性。内生的文化认同变化对于理解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至关重要，并与公共性维度的功能演替相互

作用，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在2012-2022年的十年间，记忆性、象征性与审美性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些

提升得益于徽州地区丰富的文化景观资源，这些资源在旅游业的推动下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与价值，为

当地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地居民认识到旅游业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因

此，在行为上表现出对旅游发展的支持与认同的态度。此外，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徽州美食、徽剧、

手工艺以及其他民间艺术也获得了重视。这一现象让当地居民深刻感受到旅游业所带来的利益，增强

了他们支持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意愿。

对游客群体的调研发现，受访者对徽州地区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强，在记忆性、象征性和审美

性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呈上升趋势。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当地村民和游客对徽派建筑风格（马头墙、天

井庭院等）、徽州地区特色饮食（当地茶叶、徽菜等）、家族活动场所（牌坊、祠堂等）以及歙砚等物质文化

元素有着较高的认知度。物质文化元素是徽州地区文化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居民对物质文化要素的较

高认知度主要源于其易于保存和传播的特点。这些物质元素深受人们喜爱，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和

文化景观［31］（P41-46）。通过与游客的交流，这些文化元素的经济价值得以体现，强化了居民对徽州地区

文化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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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2012至2022年的十年间，徽州地区的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经历了显著的演变。这一演变与

文旅产业的介入紧密相关，影响了乡村文化场景的内在价值和外在表现。在文旅产业推动下，乡村居民

的生计方式、消费习惯和休闲行为趋向多样化，乡村生活的参与者变得多元和复杂。这种变化促使日常

生活场景从以往的单一和均质状态向多元化和异质化发展，丰富了乡村文化场景的内涵［32］（P896-904）。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居民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在提升个人生活品质及家庭发展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反过来又增强了居民对乡村生活乡村文化的满意度和认同感。居民的高满意度和文化认

同感是乡村文化场景嬗变中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以婺源县为例，通过利用篁岭古村的旅游资源，该县

采取了“企业运营 + 生态入股”的模式，共建农业观光项目，实现企业与农户的共赢。这一模式提升了乡

村旅游的吸引力，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增长，维护了乡村的生态环境，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创新

的实践案例，进一步证明了乡村文化场景嬗变与乡村振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联系。

当现代性活动介入乡村文化场景系统中，一些传统的日常生产生活模式逐渐被打破。为了保护和

传承古村的特色民俗文化，篁岭地区采取了创新的“人下山、屋上山、貌还原”策略。2009年，政府与婺源

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收购并修复篁岭村的古建筑，实施“以屋换屋”政策，将原住民集体迁移

到新村，将其中的120栋原址民居转化为精品旅游项目。婺源县还投入大量资金，对散落县中各地且缺

乏保护的20多栋徽派古建筑进行易地搬迁保护，集中开发管理。这一战略改变了村民的日常生活环境，

也重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意义。在传统乡村社会，休闲空间相对宽裕，但随着村庄边界的开放、市场化

程度的提升和村庄内部的分化，休闲空间逐渐变得个体化和私密化，村庄的公共休闲空间逐渐消失。村

庄物理居住空间的变化，加速了农民休闲生活空间的变迁，伴随城乡流动的加快和市场经济对乡村社会

的深入影响，村民的休闲生活空间趋于碎片化，规律性维度得分由 2012年的 3.875分下降至 2022年的

3.528分（见表3）。这使得村民重新聚焦于个体性目标，从传统的休闲生活转向为生计忙碌的经济活动，

如开办民宿、承接游学写生活动等，主动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生活品质。

五、结  论

乡村文化场景的形成，是自然与文化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过程，这种地域性演变反映了人类对环

境的适应性，展现了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独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文化场景逐渐形成了特有的乡

村舒适物体系。这些舒适物是地域特性在自然景观中的具体表现，展现了空间形式与使用功能的完美

结合，是物质载体与内在精神的统一。

乡村文化场景的演变是人文与自然环境互动的产物，涉及群落、价值与符号系统的复杂互动。在徽

州地区，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过程尤为显著，其发展与生活及生产需求的演变紧密相连，反映了功能演

替、情感维系和意义演化的复杂性。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人与环境的关系。通过

表3　徽州地区乡村文化场景评价得分（2012与2022年）

主维度

徽州地区乡村文化场景得分

一级子维度

公共性A1

认同性A2

日常性A3

二级子维度

聚集性B1

参与性B2

功能性B3

记忆性B4

象征性B5

审美性B6

规律性B7

仪式性B8

现代性B9

2012年

3.841

3.561

3.322

3.622

3.561

3.640

3.875

3.622

3.570

2022年

3.766

3.968

3.931

3.813

3.958

3.707

3.528

3.713

3.990

均值差

0.075

-0.397

-0.609

-0.191

-0.397

-0.067

0.395

-0.091

-0.426

T检验

1.601

-8.717

-11.354

-3.576

-8.717

-1.355

6.424

-1.414

-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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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场景评价得分的变化，我们可以揭示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轨迹。对徽州地区乡村文化场景的深入

研究，揭示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旅游开发等外部活动的介入不仅深刻改变了乡村空间环境的原有功能和意义，还对当地居民的生

活方式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文化场景呈现的方式也发生了异化，原本充满活力的乡村

文化场景，脱离了原有的生活基础和生产空间，逐渐舞台化及表演化。以婺源篁岭的“晒秋人家”为例，

当一个日常生产生活场景被打造为旅游景点后，其与居民真实生活之间形成明显的空间界线，演变为一

个相对较独立的空间。这一变化导致了乡村文化场景从活态转变为固态，不利于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和

发展。随着农业生产价值的减弱和传统农业空间的消失，人与地方的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休闲娱乐价

值逐渐占据主导地位［33］（P328-339）。这种变化为乡村地区带来了经济收益和娱乐体验，但导致居民对

地方感和身份认同的模糊，影响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倾向。

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是涉及多个维度的复杂过程，包括自然环境、文化传承以及人类活动等。在保

护和发展乡村文化场景时，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并解决这些维度的互动关系，要挖掘和利用乡村文化场景

的独特魅力，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促进乡村文化

的繁荣发展，使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美好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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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ultural Scenes in China

Chen Bo, Chen Lihao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Driven by new urbanization, China’s rural cultural scenes and cultural spaces are undergo‐

ing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reveal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and 

clarify the cultural pathway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particularly crucial to construct a forward-looking an‐

alytical framework. This framework is centered on the three core systems of rural cultural scenes: the commu‐

nity system, the value system, and the symbol system. The community system, as the basic unit of rural life, 

has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other social processes; the social-cultural subjectivity nurtured by local communi‐

ty systems proves fundamental in driving county-level modernization. Moreover, value systems and symbol 

system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today's social context. Taking Huizhou as an example,  

there appears a congruence between transformations in rural cultural scenes and behavioral organization 

form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builders and users become key agents driving change within these scenarios. 

The themes of transformation involve rural customs and habits constituted by daily life and land use while its 

results are manifested through inherited rural behavioral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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